
子曰：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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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上堂開示頌〉唐‧黃檗希運 

塵勞迥脫事非常，緊把繩頭做一場。 

不經一番寒澈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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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俗語有云：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，老師對我們的人生就像指路明燈，而我的小學時代也有一位老

師一直留在我記憶裏。時光倒流，時間回到十年前的那天，我重見那對我啟發極大的訓導老師──麥老師。 

        麥老師並非課本上那溫柔美麗的女老師，相反，在我初見她的時候，她在我心中是個女魔頭，母老虎。

略肥的身形，金絲眼鏡裏面似乎藏着一雙精明的眼睛，像看着獵物一樣看着你，令人不寒而慄，這就是麥

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。當初，麥老師的精明和嚴厲都讓我們感覺像見鬼一般，連年級最頑皮的小明都被麥

老師「收服」。還記得，每天的早會，同學都整齊地在操場上排隊，四周無人敢發出任何聲音，大家都靜

靜地等待着那一刻的來臨。「咯咯咯」高跟鞋聲敲到我們每個人的心中。她在隊伍背後監察着，彷彿只要

有一丁點的聲音，麥老師就立即抓住你，然後出現的畫面基本上就是──「地獄」。 

        麥老師一直是嚴厲，不解人情的，我認為。當同學犯錯的時候，她總是不顧人情，即使學生被罵得難

受，她也只是繼續訓人，不理顏面。但原來，我發現她蠻有人情味的，她做的所有事情必有其因，她並非

一個冷酷無情的殺手，只是一個想教好學生的嚴師。 

        那年，我還是小學五年級，但卻捲入班上偷東西的疑兇中。當時，班中有同學的筆盒被偷，常與男生

們為伴的我竟然被認為是兇手，而筆盒也在遺失後的兩天後離奇出現在我的書包裏。冤枉，這個詞語浮現

在我的腦海裏，面對同學們的指責，我只能無言獨自悲傷。麥老師當時身為訓導老師，特「審問」我這個

犯人。「你有沒有偷過同學的筆盒？」麥老師凝望着我問。「沒有。」我回答。「說了也沒用，根本沒人

信我。」我心想。誰知，原來麥老師真的相信我，秘密地調查這件事，終於在同學中套出真正的兇手，自

然我也脫罪。 

        原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，誰知麥老師竟叫那位偷了筆盒的同學向我道歉。原來麥老師如此黑白分明和

重視原則。而她對我們的教訓都是希望我們懂得守規則，她的嚴厲是有意義的，使我恍然大悟。 

        麥老師是個盡責的訓導老師。這樣一個黑白分明的人，讓學生自然地聽從她的一切決定。她當時對我

說︰「有些東西我們可以退讓，但有些事情，我們絕不能啞忍，知道嗎？」我永遠記得這是麥老師第一次

向我微笑、第一次衝擊我心房的話。我相信，這是人生的方向。人，一定要有原則，就如麥老師一樣。面

對同學的討論，她從未卻步，依然堅持自己一貫的原則，希望教好學生。她從不偏私，黑白分明，在主流

思想下可能生活得比人困難，但她的人生一定比別人精彩。 

        麥老師將會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訓導老師，她讓我找出未來人生的哲理，我希望能再回到學校探望

她。也許，在若干年後，她仍會屹立不倒，每天嚴厲地教育學生，風雨不改！ 

學生編校小組：容芷羚、何旌翔、郭朗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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